
提要：
又过了一个星期，林君终于忍

到了10天的开奖日，先是测出了水
印，后来测出了粉印，等到唐鹏又
回来，已经是很明显的中队长了。

作为意料中的突破口，冯路
亲自带队前往证券公司查账，但
是当他们到达目的地时，意外地
吃了闭门羹。证券公司没有像以
往那样，总是提前一段时间开门
迎接客户，而是一反常态地紧闭
大门。冯路亲自打了电话，但是证
券公司接电话的工作人员声称，
他们正在进行升级后的检测，非
常客气地请他们稍候。

九点半，公司准时开门，冯路
一行五六人昂然而入，一位自称客
户经理的人把他们迎接到会议室，

告诉他们公司总经理朱胜超还在
外地，礼貌周到地为他们一一沏
茶，殷勤地拿来头天的报纸。

冯路开门见山地直奔主题，客
户经理露出为难的表情声称，为了
对客户负责，在没有得到客户授权
的情况下，除了公检法，他们不会
让人随便调查客户资料的，也没有
听说有这种人大调查委员会。

冯路勃然大怒，因为这位工
作人员犹如外交人员那种“柔和
地坚持”，或者说是刁难，更因为
他竟然拿这种刁难无可奈何。他
不得不再给施明德打电话，十多
分钟后，施明德诚惶诚恐地亲自
赶了过来，客户经理立刻前倨后
恭，连声道歉，开始跑前跑后地配
合他们进行查账工作。但是，最宝

贵、最有可能抓住公积金账户破
绽的机会已经失去。在这耽误的
一段时间里，朱胜超亲自操盘，那
八千万如石入水，悄无声息地换
成了应该存在的国债基金。冯路
要求查看历史记录。他虽然是外
行，但并非草包。

五分钟后，电脑打出的对账
单放在了所有调查委员会成员面
前，历史记录清楚地表明，这笔钱
一直摆在公积金的账户上，绝无
挪用的可能。整个过程，从立项到
实施，调查委员会在战略和战术
上都犯了相当的错误，但是最重
要的一个错误是他们那令人可笑
的“常识”。是的，电脑可能不会出
错，但电脑也是由人来控制的。

关小予在当天中午就知道了
整个查账过程的大致情况。

这位副市长第一感觉是愤怒，
然后是不敢相信。他绝对相信自己
的判断，他对施明德的突袭是那样
的完美，任何人都不可能在那种情
况下掩盖真相。当他的情绪冷静一
些后，他开始深入地思考。就算卢
长贵和冯路无能，但是调查委员会

成员来中不乏专业高手，不是那么
容易糊弄的，那么，在极短的时间
内，陆虎城就修补了这个偶然暴露
的破绽，想到陆虎城举手之间产生
的巨大能量，关小予对这位猛虎市
长产生深深的恐惧。

最后，他考虑到了历史记录
这一点。只要陆虎城用了公积金
的钱，就肯定会留下资金往来的
历史记录，要抓住陆虎城的狐狸
尾巴。

要击穿证券公司的谎言，去天
信总部那是绝不可能的。天信总部
会捂住这个盖子，那么，他必须去
深交所。这需要一些繁琐的程序和
手续。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算他
能够险胜，拿到确切的证据，又有
什么？

那么，现在该怎么办？副市长
陷入深深的苦思中。这天下午，同
样苦恼的还有陆虎城的另一个敌
人：叶杨。这天下午刚刚上班的时
间，黄青瑜给工作组打了电话，接
电话的是刚从省纪委来协助工作
的一位女同志卢妍。黄青瑜吞吞吐
吐地表示，她上周五的举报是出于

对胡迁的个人怨恨，一时冲动，是
完全没有根据的。

当工作组几位工作人员听到
这个意外的变故时，都有些怒气
勃发，付伦佑目瞪口呆，觉得震惊
和受了愚弄：这是什么人啊！她把
工作组当成什么了？可以随便哄
骗和逗弄的小孩子？她必须为她
的轻率和无聊负责，付出代价。付
伦佑恶狠狠地说。

只有叶杨保持了镇定，他一
直对此有足够的心理准备，他从
来没有妄想一下就能够套住陆虎
城这头猛虎。虽然黄青瑜的反复
让他们遭受挫折，同时其他几个
拟定的突破方向一点儿进展也没
有，眼前一团迷雾，但他坚信，只
要一步步脚踏实地地向前走，他
一定能够走到胜利的黎明。

经过风云激荡的两天，一切
回到从前，一如他们刚刚到达云
州的情况一样，他们面对的，还是
摸索与试探，还是亦步亦趋的工
作方向。

提要：
一通锣响骤然而起，惊醒了沉睡

的高地，震落了抖动的夕阳。锣声铿
锵而密集，清脆而又富有节奏，它震
颤着，呼喊着，穿透了苍茫的暮色，响
彻在整个长津湖畔。

提要：
星期一上午一早，卢长贵和他

的调查委员会整齐地集中到了人
大，经过冯路的情况介绍，人大主
任简单地鼓舞后，兵分两路，奔赴
公积金中心和天信证券。

当老王头背着沉重的口袋重新
回到黄草岭1081高地的时候，史密
斯的陆战1师已经全部通过了这一
处关隘。老王头在阵地上看到了美
国人所看到的同样的景象。

“教导员！”
“陈阿毛！”
老王头呼喊着欧阳云逸的名

字，呼喊着陈阿毛的名字，老王头
从堑壕的这一头跑到堑壕的那一
头，呼喊着他所能叫出来的每一个
战士的名字。阵地上除了轻轻呜咽
的风声没有任何动静，只有他老王
头孤独而又凄凉的喊叫一声接着
一声。

吴铁锤一路紧赶慢赶，直到夕
阳西下才赶到黄草岭1081高地。他
没有想到1081高地是他这个部队最
后的归宿，也没有想到竟然会以这
种方式来跟自己的老搭档欧阳云逸
告别。

百十口子冻僵的人都从堑壕
里抬了出来，抬到了平缓的坡地
上。他们的身体弯曲着，保持着据
枪射击的姿势，弯也弯不平，搬也
搬不直，枪支抱在他们的怀中，冻
结在他们的手上，拽也拽不下来。
每个人的脸上都凝结着寒霜，头发
和眉毛胡子上密布着晶莹细小的
冰粒，在夕阳昏黄阳光的照射下晶
莹剔透。

吴铁锤看到了欧阳云逸，他好
像完全睡着了，闭着眼睛，睡得很
踏实、很安详。他的手上戴着蓝色
的毛线手套，肩膀上背着他的帆布

挎包，他的眼镜片冻裂了，眼镜架
掉落在胸口上。吴铁锤把他的眼镜
拿起来，解开欧阳云逸的挎包，用
毛巾将冻裂的镜片擦了又擦，然后
重新把它戴在了欧阳云逸的鼻梁
上面。

吴铁锤看着面前睡熟的欧阳
云逸，他还从来没有这样仔细的看
过他。白天黑天，晴天雨天，不论酷
暑还是严寒，他跟这个人形影不
离，朝夕相处。多少年了？好像还是
抗战的时候，在苏北，在他的老家
吴家集，这个人带着他参加了新四
军的抗日支队，他们一起打鬼子，
打走了日本鬼子，他们从苏北北上
鲁南打国民党，他们打了鲁南战
役、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淮海战
役等等许许多多的大仗，然后过长
江，打上海，最后跨过鸭绿江来到
这个冰天雪地的朝鲜半岛打美国
鬼子陆战1师。这么多年了，他从没
有想到过会同这个人分开，哪怕是
在这个长津湖畔最残酷、最恶劣的
环境中，他也从来没有想过。可是
现在，这个他非常熟悉和非常敬重
的人却在极度的严寒之中彻底睡
了过去，他睡在自己的阵地上，没
有离开自己的战斗岗位。吴铁锤知
道这个人再也不会醒来了。

吴铁锤也解开了自己随身带
来的挎包，这是他离开师医院的时
候蓝晓萍交给他的，挎包里装着一
件蓝晓萍编织的毛衣，天蓝色的，
非常醒目，非常耀眼。蓝晓萍的手
冻坏了，蓝晓萍编这个毛衣编了很
长时间，针脚很粗很大，她觉得有
些难为情，有些对不住欧阳云逸。
她把这个毛衣交给吴铁锤的时候
有一种很歉疚的感觉，拖了这么长
时间，又织得这么不好，只能叫欧
阳云逸对付着穿了。吴铁锤还能想
到蓝晓萍当时那种羞涩、内疚的神
情。吴铁锤将这件天蓝色的毛衣掏
了出来，他把它轻轻放在了欧阳云
逸的胸口上。

吴铁锤拿出了李大个还给他
的那小半瓶洋河大曲，拔掉了瓶
塞，将瓶中剩下的酒全部倒在了欧
阳云逸的身体旁边。浓浓的酒香一
瞬间飘散开来，飘散在寒冷的、沉
睡着的1081高地上。

林君把各种牌子的棒棒往唐鹏面
前邀功似的一字排开，摆了长长一排。
唐鹏一张一张仔细看过：“君君，你这
次真的又怀上了？”林君压抑着心里的
激动装着矜持：“都跟你说了多少遍
了，上次试纸你不也看了吗？我想着，
这次我们算是成功了吧？”

唐鹏凑过来搂着林君笑道：
“嗨，这幸福来得太突然，我还真没
准备好呢。”林君打落他的手：“看你
的样子，哪里像当爸爸的呀？”唐鹏
捏了捏林君腰里的肥肉：“嗯，你现
在倒挺像当妈的样子，腰身都粗得
赶上俄罗斯大妈了！”

有了上次滑胎的经历，林君这
次不敢大意，主动换了平底鞋，连化
妆品也都收了起来，向公司请了个
长假。这一次，她是铁了心准备躺够
了3个月再说。林君是想明白了，地
球少了谁都照样转，公司的事总归
是公事，哪里有自家孩子重要？头3

个月平安无事地过去了，到了第四
个月头林君终于放下心来。

又到了一个周末，唐鹏回来，夫妇
俩小别之后多聊了一会儿天才睡觉，
到了晚上，林君迷迷糊糊地就觉得肚
子里有什么东西在动似的转着疼，她
辗转反侧了好一会儿，终于醒了过来，
心里一惊、一凉，赶快爬起来打开了床
头灯。雪白的床单上有一行触目惊心
的血迹……林君几乎傻了，只知道带

着哭音叫着老公的名字，“唐鹏，唐
鹏……”

“怎么了，什么事？”唐鹏睡眼惺
忪地睁开眼，然后就看到了床上的
血迹，也慌了神，“这……你别动，别
动，我打120，我现在就打120。”

唐鹏慌慌张张地拨打电话。林君
感觉血更多了，肚子也痛得要命，她的
脸疼得扭曲了。唐鹏打完了电话，过来
握住她的手，希望能够给她力量。林君
紧紧握着他，不住地问：“鹏，我这是怎
么了？为什么这么疼？”

唐鹏抱着她：“君君，你不会有事
的，不会有事的……”林君猛地躬了
身，用双手抱住腰腹，努力伸长脖子低
下头来，缩成一团，似乎这样就能够保
住肚子里那悸动的小生命……

看着那蔓延的血迹，唐鹏闭上
了眼睛，喉间微微地颤抖……

林君睡了很久，她记得自己做了
个梦，在梦里唐鹏失业后又找回了工
作，在梦里苏娜的离婚危机安然度过，
又和老公和好，在梦里，她又怀了一个
宝宝……是梦吧，她想，是因为宝宝被
小美抱走太伤心，自己才做了个梦。

她睁开了眼睛，就看到唐鹏捧着
一束花坐在床头。“君君，这花挺漂亮
的，你喜欢吗？”那是一束百合，可能因
为握得太久，都已经有些发黄。林君想
笑，想调侃几句，想告诉他应该泡在水
里，否则会很快枯萎。可是林君忽然闻
到了消毒水的味道，她愣了一下，眼睛
慢慢地睁大了，她想起来，那些不是
梦……

这是一间单人的病房，白花花
的天花板，白花花的墙壁，白花花的
床单。有什么东西忽然碎成了一片
一片，好像硌在林君的身下，扎得到
处都是血，那一根最长的，直抵心
脏，她的眼睛酸酸的，鼻翼动了动，
没有说话。唐鹏低下头继续说着：

“我问了医生了，这，也算是正常的，
人工的嘛，总不那么……”

林君还是没有说话，她觉得嘴巴
好想黏在了一起，张不开，身体里所有
的力气都被抽空了，有一种烦闷的感
觉升了上来，那是她心里流出来的血，
都盛满了，快要溢出来。

唐鹏以为她是饿了，问她道：
“君君，你要吃点儿什么？我让妈给
你做。”

林君依然没有说话，她一点儿
也感觉不到饿，或者说，是因为心太
痛了，所以饿的感觉太不值得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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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日识一字

发音：wéi

谐音：围
释意：1 .中国江淮低洼地区周围防水的堤。2 .有圩围住的地

区。3 .围绕村落四周的障碍物(亦称“围子”)：土～子。
用法：〈名〉同本义。长江中游地区称为垸，统称“圩垸”。圩，

圩岸。———《字汇》
〈动〉1 .筑圩防水。近水居民，又从而圩之田之，而向日

受水之区，十去其七八矣。———《湖广水利论》2 .

另见
常用词组：圩堤(在低洼地区修筑的堤坝，用于防止洪水淹袭)

圩田(周围筑有土堤的稻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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